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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曾为合浦不定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走进合浦，仿佛走进了岁月的深处。走进合浦，

合浦仍沉浸在孟尝“珠还合浦”、汉武大帝“海上丝绸之路”的旧梦里。

合浦就像一个耄耋老者，或者说，就像老子那个凹凸不平的脑袋，里面装了太多的智慧，太

多的文化，那么深沉，那么的睿智，地底下的两汉串珠和青铜，苏东坡的风流文采，需要我们去

挖掘与发扬。

不是骄阳似火的夏天了，但合浦的火热还如当年海上丝路的火红情景。秋阳下的合浦如挂在

航船上的号角，大街、车流、工厂、超市……一切的一切，汇集成一股声音，在这大地的上空吹

响。但，现代的繁华不过是新贴上的封面。你看，合浦的天空，云朵飘逸着的是秦汉轶事，街上

的骑楼写着明清古意，甚或那一棵棵现代的树，也仿佛从秦汉、唐宋时代移植而来，秋叶飘零，

抖落一串串耳熟能详的故事…，

海上丝路，不知说过多少遍；珠还合浦，史书上读过多少回；孟尝高洁，我们又不知钦佩了

多少次。

海上丝绸之路向我们走来了，从长安下岭南，汉水——洞庭——湘江——灵渠——湘桂走廊

——桂门关——南流江——合浦，眼睛在地图上扫视，哦，合浦到了，南流江的尽头，灯火辉煌，

一派繁荣景象。清初《广东省志·廉州纪事》记载： “（廉州）左瀚海，右梧郁，福处日南，大

海涌其前，山平土沃，农桑鱼盐之利，甲于他郡，唐宋以来，夙称繁富……”当时的西门江边，

是骑楼？不，是吊脚楼？不。是干栏式的楼房吧，汉墓出土文物中，不就有干栏式的楼房？街道，

人流熙熙攘攘，有人咏明朝“廉阳八景”的《阜市人烟》说： “阜市东来接海涯，市中烟火起楼

台。几家骏宇相高下，无数征商自往来。民俗喜从今日厚，柴门应为故人开。圣朝自是多丰乐，

常听欢声动六街。”这虽说的是明朝，但从汉朝开始，合浦就一直繁荣了几千年。

珠还合浦在向我们走来，走向天底下的人们，试问天底下谁人不知“珠还合浦”？那年，孟

尝一叶扁舟，踏上南来之途，千里迢迢，风高月黑，南流江两岸猿声哀鸣，到了到了，合浦在贪

官污吏“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的残酷剥削下，已由一“繁庶之地”变为“行旅不至，人物无资，

贫者饿死于道”的萧条凄凉之地。珍珠走后，就只剩“山村野老不着裤”的荒凉了。孟尝大 JJ 阔

斧，横扫一切贪官污吏，那些通人性的珍珠又回来了。这个故事，我们传说了几千年，我们也许

还要永远传说下去，一直到地老天荒…

还有，费贻廉山留名，听说过多少遍；陈铭枢“淞沪抗战”激动过几多回，而大士阁、文昌

塔、海角亭……不知丰富了多少历史的传说，更不必说梦里熟睡呼不醒的苏东坡。

去永安看大士阁，我惊诧于大士阁的木头，干多年风雨不败，古典，雄伟，仿佛明朝的抗倭

士兵，驻足了 1000 多年。

到东坡亭凭吊苏东坡。 “雪泥旧迹，人仰东坡。”亭是为纪念苏东坡而建的。亭古香古色，

玲珑剔透，又堂皇而庄重。亭建于小湖之上，绿水环抱，翠木拥簇，风景优美。在合浦，苏东坡

说：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在合浦，苏东坡说：闲伴孤云自在飞。在合浦，苏东坡说：



东坡醉熟呼不醒。但他醒来后，还能大笔一挥写道：万里瞻天！从此，一个地处偏僻的小城因为

苏东坡的到来名声又增添了几许，其文化又丰富了许多。

文昌塔，它建成 380 多年后，我才姗姗而来。那青白斑驳的墙体，像一个老者的脸，布满沧

桑，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寒光，逼迫着我的眼睛。 “取丁火文明之义”，你曾寄托了古代合浦人

的多少期望啊。你静静地屹立于繁华的合浦城南郊，几百年来，迎来了多少不甘老死于户牖之下

的文人士子，一袭长衫，来到你的脚下顶礼膜拜，然后满怀信心地作别南流江两岸的青山，走向

外面的世界。

那夜，到廉中访友，告别后，我独往海角亭，而海角亭秋夜正闲，一弯弦月浮于夜空，两个

秋虫倚草闲叫，其声也残。

推开亭门，萧萧古意直撞胸际，站在亭前，环顾四周，我恍然看见一群先贤闲步在石板台阶

之上，纸扇轻摇，赋诗写对，我便在这古树森然，清风凉月中，听他们那朗然之声。

“不到此亭哪知象郡珠崖关山万里，试观于海才见龙门冠岭云水千重。”胸藏豪气啊，当年没

有现在的地图，更没有当今的飞机，事非经过，路非走过，不去感受过，哪能有如此胸怀？一座

亭，能使人想到关山万里，看见龙门冠岭山重水复，提炼出豪气万千。

“海角虽僻山辉川媚，亭名可久汉孟宋苏。”陈司灌，何方人士？合浦人吧？山辉川媚一语，

让合浦人至今津津乐道。

“天南地尽海溟蒙，海角亭远锁远空，树色连云围郭绿，波光浴日射桥红。清歌渔叟惊沙鹭，

终古才人感雪鸿。安得坡仙瞻万里，同敲铁板唱江东。”作此诗的人叫鲍俊，是海门书院的学长，

学长，乃今天的校长也。鲍校长作得好诗，不知现在的校长还做诗吗？

夜半，步出亭门，来到大街上，世间尘嚣轰然入怀，车辆不减，人语嘈杂。

只是一墙之隔，海角亭何至于这般闲静，难道这世上清幽绝尘处，难道这点点人文，只能留

给文人受用？想当年，昔日的海角亭濒临大海， “每潮汐至，涛声滚滚，轰然可听”。江上帆樯

如林，百舸争流。一样的如今夕般繁忙、繁华，但当年的先贤，也可在这繁华中赋诗写对。


